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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以来，在全国上下

为疫情焦虑，或为抗疫成就而振

奋时， 身边医务工作者朋友圈

里，有一张老照片再度流传。 照

片上是我国流行病学奠基人之

一、 著名公共卫生专家苏德隆

(1906—1985)教授，为上海第一

医学院卫生系 80级学生留下的

毕业赠言，“为了人民的利益，甘

愿献出自己的一切”。 在题词二

天后，苏教授不幸因车祸逝世。

1935 年， 苏德隆以第一名

成绩从国立上海医学院毕业，留

校担任助教和住院医师。国立上

海医学院由我国著名的医学教

育家 、 公共卫生专家颜福庆

（1882—1970） 先生创办。 早在

20 世纪初， 颜福庆就认为中国

应实行公医制，且应重视预防医

学，如此才能最大程度减轻普通

老百姓的医疗负担。他在医学院

开设公共卫生科，1928 年，又在

吴淞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卫

生实验区。这种关爱众生的行医

理念，在颜福庆的医学教育生涯

中得以充分推广。

留校的苏德隆已经在临床

医学领域颇有兴趣和建树，但颜

福庆坚持将这位最优秀的学生

派到上海县颛桥乡办理农村卫

生所并开辟上医新的卫生教学

基地。 同年，他又去沪郊从事乡

村居民的卫生状况调查、乡村儿

童常见病调查、农民卫生保健和

传染病防治等工作。

这并非苏德隆初次从事农

村卫生工作。 在校期间，他曾接

受陶行知的邀请，为其在宝山大

场余庆桥创办的 “山海工学团”

义务行医， 为师生讲卫生课，讲

急救和疾病处理常识，开展生活

教育运动，并为村民治病。 他还

应邀到黄炎培创办的赵家塘乡

村实验学校、钮永建创办的马桥

乡俞塘民众教育馆为农民义务

服务。 彼时，苏德隆自备一部摩

托车，每周自带干粮在这些地方

轮转。 在进行农村卫生服务时，

苏德隆深感“近代医学之趋势注

重公共卫生，近代公共卫生之趋

势在于普及乡村卫生”。

抗战期间，他还担任防疫大

队长，帮助难民进行天花、伤寒、

霍乱、痢疾、血吸虫病等传染病

的防治。 种种经历，无不契合和

寄托了颜福庆先生关于中国公

共卫生事业的理想。当时中国的

医学现代化事业和公共卫生事

业都还步履蹒跚。中国自古各种

传染性疾病繁多， 到清末民初，

预防诊断与临床治疗还几乎混

为一谈，而在传教士开设的西式

医院，已逐步注意到将患者集中

在宽敞与通透病房中统一管

理，乃是切断传染途径、防控疫

情的合理有效方案。1909 年，我

国医学院课程表上已经出现卫

生学（hygiene）的必修内容。 上

海等大城市率先在人流集中的

市场等处， 建立日常采样与检

疫报告制度。

1942 年， 苏德隆由卫生署

首批保送至印度孟买哈夫金

（Haffkine）细菌研究院学习鼠疫

的防治。 学成归来，辗转回到已

内迁至重庆歌乐山的国立上海

医学院任教。此后又先后在美国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

院获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在英

国牛津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

众所周知，人类与致病细菌

长期不懈斗争的重要转折之一

是青霉素的发明。苏德隆在牛津

的导师便是获得诺贝尔奖生理

学或医学奖的青霉素发明人之

一霍华德·弗洛里 （Howard·W.

Florey）。苏德隆在英国期间发现

并 提 炼 出 了 一 种 强 力 抗 菌

素———微球菌素。在牛津大学病

理学院研究实验医学的同时，他

还每日都抽出一小部分时间，在

牛津社会医学研究所学习统计

学，他的统计学老师是社会医学

研究所所长瑞尔教授。由于他在

两个领域的不懈努力，因此成为

了英国皇家统计学会和微生物

学会两个学会的会员。

苏德隆在英国的研究工作

相当顺利， 然而，1948 年底，他

还是谢绝了导师弗洛里教授的

热情挽留， 回到灾难深重的祖

国，回到母校上海医学院，任流

行病学教授和公共卫生科科长

兼微生物科科长，并重建了国立

上海医学院卫生科。

1949 年 8 月， 解放军一支

部队驻扎沪郊，在松江、青浦、嘉

定等地水域进行泅渡训练。我国

长江流域水网密布，血吸虫病流

行。这是一种严重危害健康的寄

生虫病，患者逐渐消瘦，骨瘦如

柴，却腹胀如鼓。 解放军南下作

战，部队卫生部门对此病缺乏了

解，当时，近 3 万战士感染了血

吸虫病。苏德隆获悉部队疫情蔓

延后，马上投书部队，明确告知

疾病的巨大危害并提出措施。他

的意见很快得到重视，根据华东

军政委员会和陈毅同志的指示，

“上海市郊区血吸虫病防治委员

会”于 1949年 12月 21日成立。

上海医学院抽调了来自公

共卫生、寄生虫学、热带病学的

知名专家，在部队血吸虫病防治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苏德隆除了

做流行病调研，协调沪宁、沪杭

医务人员，还负责为军队培训卫

生干部。这场防治运动，上海、南

京、镇江、嘉兴等地都动员医务

工作者参与，上海医学界是当之

无愧的主力军。在不到一年时间

内，疫情逐步得到控制，部队不

久便开赴抗美援朝前线。

1950 年，苏德隆在《中华医

学杂志》发表了第一篇血吸虫病

研究论文《近年日本血吸虫病研

究之进展》。 他查阅了大量二战

以后最新的西方文献，介绍了英

美学界近十年左右对血吸虫病

的研究进展，对实验诊断研究的

众多新研究方法和有关预防的

研究做了重点描述，这份篇幅达

16 页的长文综述对此后他个人

乃至我国的血吸虫病研究方向

起了重要的作用。

很快，血吸虫病防治被纳入

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国家目

标之中。 1950 年 4 月 21 日，卫

生部发布了《关于血吸虫病防治

工作的指示》， 要求华东区军政

委员会卫生部重视预防血吸虫

病。当时的中国是血吸虫病的大

国，有 13个省市发现血吸虫病，

受威胁的人群超过 1000万。 沪

郊青浦是主要产米区，这里孳生

着无数血吸虫的 “唯一中间宿

主”———钉螺。 农民常年在水田

劳作，极易感染血吸虫病。 当时

青浦有 40 万人，40%感染血吸

虫病， 钉螺面积有 7429多万平

方 米 ， 占 当 地 土 地 面 积 的

16.3%。每年征兵体检，此地 97%

都是阳性。苏德隆带领上海医学

院师生在这片血吸虫病流行区

开展调研， 并进行多项实验，努

力寻找钉螺的生活规律和灭螺

的科学方法。

最初的灭螺只注重在河道

水线以上杀灭。 有一种说法是，

钉螺有冬天上陆夏天下水的习

惯，但苏德隆在冬天打开河里的

冰，发现水里明明有钉螺。 苏德

隆坚持以实验指导实践， 于是，

研究团队专门在颛桥镇找了一

条断头浜，筑坝围塘，把水抽光，

观察水线上下的钉螺分布情况，

发现水线以下也有钉螺。连续地

进行了一年的试验，终于找到了

水线上下钉螺分布的比例。水线

下钉螺的分布好似水线上钉螺

的倒影，即贴近水线上下各一市

尺 内 钉 螺 最 多 ， 占 总 数 的

71.6%，离水线上下四市尺以外，

钉螺极少或者没有。

此外，教科书上说明，钉螺

有冬眠习性。但上医师生研究发

现，钉螺在冬天也能吃、能产卵，

在冰水里还能活动，倒是在夏天

不产卵，行动迟缓。因此认为，钉

螺不是冬眠，而是夏蛰。 研究人

员做了水线上下钉螺季节分布

情况的初步调查。在水位维持稳

定的条件下， 气候寒冷的一月，

水线下的钉螺竟多达 72.7%，炎

热的 5月和 7月，水线下的钉螺

只占 25%—30%左右。这些调查

对掌握钉螺生存条件和消灭钉

螺都有很大的价值。

研究团队还找到快速灭螺

和个人防护的好方法。亚砒酸钙

价格便宜，但灭螺速度快，比土

埋灭螺法要节省人力。在有钉螺

栖息的河沟两岸一年喷洒两次，

反复灭杀，钉螺的死亡率可达到

70%—98%。 下水时用茶籽饼粉

撒在绑腿布上，可避免血吸虫尾

蚴侵入皮肤。 茶籽饼产量多，价

钱低廉，这个方法也容易被农民

接受。

1957 年 7 月 7 日夜晚 ，毛

主席在中苏友好大厦大厅里接

见上海科技界、文艺界、教育界、

工商界 36位代表人士。 苏德隆

是当时全国血吸虫病研究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中央血防九人小

组办公室及血防局顾问，也应邀

参与座谈。 据他回忆：

那天晚上， 毛主席坐在一张

小圆桌边， 我坐在与他邻近的圆

桌对面。毛主席谈笑风生，和蔼可

亲。 毛主席先问我：“订了个七年

之内消灭血吸虫病的计划， 你的

意见怎么样？ ”我说：“恐怕时间太

短了。 ”毛主席又问：“十二年怎么

样？ ”我说：“十二年比较好一点。 ”

毛主席便果断地说：“那么， 农业

发展纲要上就改为十二年吧！ ”

原本“农业发展试行纲要”

酝酿的目标是“三年预防，五年

根除 ”。 苏德隆实事求是地认

为，依靠中国当时的人力物力，

在尚未彻底查清血吸虫疫情和

钉螺的生态、血吸虫病的传播和

发病机制前 ， 短期内是不可能

见效的。 1958 年开始，苏德隆带

领20 多位年轻人到青浦灭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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